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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 自 制 贺 卡

□往事悠悠 厉守龙/文

拂去岁月尘埃，打开留

下我教学生涯40多年足迹

的相册，历届学生的音容笑

貌仿佛历历在目，一切都恍

如昨日。首页上的合影早已

发黄、退色，我习惯地从前排

自左至右地叫着他们打着时

代烙印的名字：学农、红卫、

拥军……当叫到后排中间的

杰锋时，思绪像开了闸的阀

门，记忆的长河又把我带回

到那张自制贺卡。

上世纪 60年代末，作

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的我，

由于不甘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耕夫生活，便在朋友的介

绍下，在磐安山区的一个偏

僻小村暂时安下了寨，成为

村校21个学生的班主任。

那个“白卷英雄”的特

殊年代，学生们上学是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为了 21

个学生的渴望和希冀，我倾

心投入，发誓要用知识去点

燃大山里希望的火花。我

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个新集

体活跃在校园里，可唯有这

个杰锋却“外甥打灯笼——

照旧（舅）”。他圆圆的脑

袋，一双大大的眼睛，同学

们管叫他“鱼鳅”。我找他

谈心，他从不说什么，总是

微笑着保证，但好不过半

天。一天傍晚，我走山路来

到杰锋家想探个究竟。到

了杰锋家，他不在，堂屋角

落里的小桌上散乱地放着

课本、作业本。妹妹说哥去

挑 猪 草 了 ，妈 去 学 大 寨

了……只有两个弟妹在家

逗闹，狗吠鸡鸣，好不热

闹。等了近一个钟头，最后

一抹红霞在西边的山峦消

泯，刚刚升起的暮霭使山村

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时，背着满满一筐野菜的

杰锋回到家里，放下筐，他

又忙不迭地点火、淘米、做

饭。这一刻，我一切都明白

了，大山里的孩子啊……

此后，我经常在放学后

到他家帮他补课、谈心。当

时，山里工作时间是早晨9

点到下午3点，山里的夜晚

寂寥得难熬，没有电灯，煤

油也十分有限，我除了看

书、写字、习作，便是看流萤

飞舞，听松涛夜吼。

一个近新年的黄昏，我

正在房里改作业，忽然响起

“咚咚”的敲门声。我打开

门一看，原来是从不主动上

门的杰锋。他怯怯地轻声

说：“厉教师，我送你一件东

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折成四四方方的纸，恭敬地

递到我手上。我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张新年贺卡。上

面用彩笔画着高高低低的

山，山上点点滴滴地缀满了

小村、小草、小花，山头一轮

红日冉冉升起，而红日旁边

则工工整整地写着：“老师，

祝您节日快乐！”画尚显稚

嫩，但充满童趣，充满对老

师的深深敬意。后来，我在

家访中了解到，他为设计好

这张贺卡，特地求教正在读

中学的堂哥，为了买到这张

体面的画纸，走了15里的

山路……

此后，每当心烦意乱的

时候，只要打开这张已发黄

发脆的贺卡，我心中便会涌

起 一 股 沁 人 肺 腑 的 甜

蜜……

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

们早已如出巢的小鸟，飞到

神州各地。我也从山区

“飞”到平原，从村校“飞”到

集镇，又从集镇来到城区，

直到如今退休在家，颐养天

年。这份“思念”竟像陈旧

老酒，越品越醇……现在，

事业有成、人过花甲的杰锋

仍时有来鸿。我深切体会

到，教师工作苦得崇高而有

价值，乐得有意义而充满情

调。

目睹这张非同寻常的

贺卡，50余年的晨昏风雨、

酸甜苦辣统统沉淀下来，心

头涌动的依然是对教书育

人这一职业的一片热爱，这

份情愫越久越浓！

□抒情天空 周家海/文

一次选择

便是一生的职业

从满头青丝，到鬓发霜染

从未言悔

也从没抱怨

远离繁华的城市

习惯了山乡的偏僻

甘于清贫，乐当平凡中的坚守者

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坚守

铺就一条通往知识殿堂的平坦大道

始终抱着一颗

对乡村教育事业无限热爱的初心

一支粉笔，写意春秋

三尺讲台，播种希望

用爱耕耘，收获快乐

用生命的激情和无悔的青春

点燃一盏闪亮的明灯——

照亮农村孩子们

那求知若渴的清澈眸子……

乡村
老教师

去年教师节前夕，忽然接到

张老师的电话，令我百感交集。

张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

代课老师。小学对我而言，已恍

若隔世，可一听到他的声音，我依

然能忆起当年他英气逼人、才华

横溢的“小鲜肉”模样。

那时，张老师对鲁迅先生情

有独钟，好多文章都能背下来。

我们坐在座位上，经常一副听傻

了的样子。说来好笑，我完全是

因为对他的崇拜，才会对鲁迅那

些晦涩难懂的文字产生兴趣。

关于张老师，记忆里总抹不

去那个雨天。往常下雨，老师们

都要偷一下懒，我们知道张老师

家远在十多公里以外，当天的课

肯定取消了，所以同学们疯了似

地打闹嬉笑。当张老师一身水两

脚泥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混乱的

教室顿时安静了下来。张老师一

边甩着头发上的水，一边说：“对

不起，我来晚了。”原来，他那辆

破自行车的挡泥板内进泥太多，

瘦弱的张老师是半扛半推着车

子，一步一步从坑洼泥泞的路上

走来的。那节课，年幼无知的我

们学会了感动。

其实，张老师那时只是一个

临时代课老师，比较寒酸。但我

们眼中的张老师，是斯文儒雅的

绅士，是风姿飒爽的将士，是无

所不知的学士。我的父母都被他

的敬业精神感动，不时叫我捎带

一些土特产。张老师总是责备我

不懂体谅父母，硬叫我拿回去。

执拗的父母就又训斥我一通，非

让我拿回来。来来回回间，那时

只觉得辛苦，现在想来，多么温

馨。

不到一年，张老师离开我们

学校，辗转乡下多所小学，听说，

靠着勤奋苦干，他转正、提干了。

而我，在日后的奔波中没有再见

到张老师。

多少年后，竟然是张老师先

打电话给我。激动地回忆起以

前的事，我哽咽了……以为我只

是老师众多学生中的一员，您对

我不会有所期待，但我错了，当

年您能为我们在风雨泥泞中一

次次跌倒，您就已经在心里拿我

们当您自己的孩子了。可惜这

份爱，我们没有学会珍惜，在岁

月的长河中颠沛流离，渐行渐

远。

我握着话筒，一时语无伦

次。张老师关心着我的事业，我

的发展，耐心给予建议。他又给

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的恩师。

张老师的电话
□生活时空 李志宏/文

农村出生的

孩子，只要亲近过

土地的，对粮食都

会格外爱惜。

南方的稻田，

可以种两季。种

早稻的时候，春寒

料峭，人们鼓起勇

气把双脚插进田

里，一股寒意从脚

底直钻脊背。女

人们折叠身子，不

一会儿，每个人的

屁股后面都排了

一个秧苗长队。

会有专人挑着簸

箕，在田埂上飞

奔，将秧苗分散到

田里。男人们分

列站立，在他们飞

速后退的同时，一排排水稻便立起来。

泥土柔软，是水稻赖以生长的家园，也

是许多虫子的天堂。干农活的人，腿和手

臂被咬得大包小包是常有的事。我最怕的

是蚂蝗，它们会悄无声息地钻进你的腿肚

里，如果你着急把它往外拔，它会越钻越

深，你得用稻草轻轻地往下搓，它才会掉下

去。

水稻种下，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等着收

获了，需要的工序还多着呢！耘田，除稗，

观察水量，杀虫，治病，同时还要准备好下

一季的秧苗。水稻需要精心呵护，每一步

都马虎不得，看到它们由嫩绿转青，再转

黄，一粒粒粮食变得饱满，颤颤地摇晃在枝

头，稻子才算成熟了，收割的日子便到了。

时间紧，任务重，这个当口是农人最忙碌的

时候，也是最喜悦的日子。

天蒙蒙亮就起身，年轻力壮的负责扛

打谷机，个子高的挑萝担，小孩子拿镰刀。

伴随着“沙沙”声，金黄的稻田露出光滑的

“肚皮”。等负责打谷的人踩响打谷机，整

个山谷都回响着“咕咕”声。一边踩，一边

打，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打谷的人顾不上

擦，眯起眼皱起鼻子尽量不让它流进眼睛，

实在受不了就用肩膀揩一下。一天下来，

与稻穗亲密接触的人，手上、腿上、脸上到

处都是浅浅红红的割痕，又疼又痒。分离

出来的稻谷，一担一担往回挑，那时候十三

四岁的哥哥已经和爸爸妈妈一起承担了这

个光荣的任务。一天下来，肩膀肿了，第二

天，磨破皮了，再往后，才会慢慢结茧，稚嫩

的皮肤也就习惯了沉甸甸的萝担。早稻收

割的时候，暑气最盛，太阳像一口倒扣下来

的铁锅，可谁也无法冷却蒸腾的劳动热情，

几天工夫，手臂腰背都晒脱皮了。

稻谷最后变成香喷喷的米饭，中间还

有复杂的工序。晒干的稻谷先用风车车一

遍，将秕谷分离出来，再挑去碾米房，碾好

的米再用风车除去米糠。农民是不会浪费

这些糠的，它们是鸡鸭鹅猪极好的饲料。

收完早稻种晚稻，种田的人总有忙不

完的农活。南方梯田多，很难实现机械

化。每一粒粮食端到我们的面前，这中间

都经历了农人无数次辛劳，流淌过无数汗

水。想到这些，我默默地看着儿子将碗壁

上的饭刮干净，将最后一粒饭拨进嘴里，一

如当年我的母亲，这样微笑地看着我。

做
一
个
有
﹃
粮
﹄
心
的
人

早些日子，居住

乡下的远房侄儿发

微信给我——叔，我

和小悦 8 月 8 日举

办婚礼，你和婶一定

要来参加哟！我知

道，侄儿与小悦青梅

竹马，要不是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他们

早就喜结连理了。

我满口答应。

日子在疫情防

控、洪水泛滥中依

然昂首挺胸向前迈

进。一天，我突然

接到侄儿的微信视

频——叔，习主席强

调不要浪费粮食，要

抵制“舌尖上的浪费”。我感觉一趟婚宴下

来，浪费的饭菜太多，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如此既

让客人们根据各自所好，择好而食，又杜绝

了饭菜的浪费。我把想法抛给侄儿，想不到

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宴席采取自助

餐！在乡村的婚宴上采用自助餐，开天辟地

第一回。自然招到不少人反对，尤以双方父

母为甚。因为结婚乃人生大事，乡村很重视

结婚仪式。侄儿与小悦被骂得惨兮兮、悲哉

哉。在磨破了嘴皮，说干了口水之后，双方

父母终于熬不过年轻人，勉强同意了孩子们

的想法。

婚礼如约而至，客人纷至沓来。他们

没有看见昔日餐桌上的碗碗盘盘碟碟，而

是从婚宴帮忙者手中接过一个餐盘。正在

客人疑惑之际，负责乡村红白喜事的大管

家在喇叭里讲道：各位亲朋好友，我们积极

响应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伟大号

召，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今天的婚宴我

们采取自助餐形式，大家按自己的喜好夹

菜，吃好吃饱，绝不浪费。

宾客当中多数是农民，懂得“一粒米千

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的道理。婚宴在客

人先是嘀嘀咕咕、后是嘻嘻哈哈中进行。

最后，婚宴散去，客人走了，侄儿对这次

婚宴的开销算了一笔账——去年6月，侄儿

奶奶去世，客人比这次少，但花费是2.19万

元；这次采取自助餐形式，避免了不必要的

浪费，花费仅1.15万元。两相对比，自助餐

节省1万余元。在事实面前，侄儿那个顽固

的父亲，终于向侄儿竖起了大拇指，说还是

年轻人有头脑、有思想。

“舌尖上的浪费”，于己于国皆有坏处。

愿“敬天惜粮，勤俭节约”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一种常态！愿“舌尖上的浪费”早日变成“舌

尖上的节约”！

自
助
餐
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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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海归来 汤青 摄


